告诉 你 


“日 出 金字 塔 ,千年 古 埃及 ”, 如 果 说 
尼罗河 是 埃及 的 母亲 ,金字 塔 是 埃及 的 骨 
架 ,那么 这 些 记忆 的 碎片 便 是 埃及 血肉 的 
一 部 分 了 , 点 点 滴 滴 地 穿 透 岁 月 , 走 到 今 
天 ， 告 诉 你 埃及 的 一 切 。 

想起 埃及 ,心里 总 有 一 种 别 样 的 感觉 。 

想起 一 个 地 方 ,总 是 会 想起 一 些 人 和 
事 , 我 就 常常 会 想起 那里 独特 的 街道 , 那 
个 坐 在 路 边 每 天 都 会 向 两 个 路 过 的 年 轻 夫 
妇 打 招呼 的 阿拉 伯 老 父 , 想 起 服装 店 里 闲 
淡 优 雅 的 阿拉 伯 店 员 , 热情 友好 , 轻 轻 魔 
着 咖啡 跟 你 聊天 的 咖啡 店 老板 ,上 比萨 店 里 
拉 你 共和 舞 的 姑娘 ,想起 细 腊 柔情 的 阿拉 伯 
音乐 和 讲 着 一 口 流 利 英 语 的 尼罗河 船 夫 。 
想到 埃及 , 想到 这 些 , 想到 与 这 个 地 方 亲 
密 接触 的 方方面面 是 由 他 们 连 绎 而 成 的 ， 
内 心 便 顿 生出 一 种 别 样 的 感觉 ,一 种 相互 
的 认同 和 彼此 的 关爱 。 


记得 刚 到 埃及 的 时 候 , 看 着 周围 满 是 
轮廓 分 明 的 阿拉 伯 人 ,自己 很 有 一 种 异类 
的 感觉 。 坐 在 车 里 看 着 满 街 并 不 认识 的 阿 
拉 伯 文字 不 停 地 闪 过 , 心 想 阿 拉 伯 文 真 的 
很 有 装饰 性 , 很 漂亮 , 把 街道 打扮 得 如 此 
赏心悦目 。 后 来 想 想 , 这 应 该 是 距离 产生 
的 美 吧 , 也 许 正 因为 我 不 知道 每 一 句 话 的 
意思 , 才 对 其 形式 有 如 此 深刻 的 印象 ， 其 
实 ,那些 美丽 文化 也 许 写 的 或 许 是 不 准 停 
车 或 其 他 的 什么 伟人 不 愉快 的 语言 ,因为 
不 知道 , 也 就 竟 自 享受 了 它 的 美好 , 好 像 
赚 来 的 一 样 合 人 愉悦 , 心 想 ， 原 来 文盲 也 
有 如 此 的 好 处 。 

但 终于 有 一 天 , 在 一 个 黄 上 鲁 的 时 候 ， 
于 离 家 300 米 远 的 地 方 迷 了 路 , 地 知 道 不 
懂 语 言 , 就 跟 盲 人 一 样 合 人 困惑 。 只 记得 
是 简短 生硬 的 一 两 句 英语 和 其 貌 不 扬 的 阿 
拉 伯 绅士 救 了 慌乱 的 自己 。 但 那 之 后 再 独 
自 出 门 , 身上 便 多 了 老公 写 好 的 英 、 阿 两 
种 文字 的 资料 便条 ,上 面 仔细 书写 了 我 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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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地 址 和 电话 ,但 一 想 要 独自 出 门 就 得 带 
上 这 样 的 东西 ,心里 先 就 失去 了 三 分 英雄 
的 气概 , 白白 增加 了 我 心理 的 负担 , 好 像 
一 出 门 , 总 有 丢 了 自己 的 危险 , 无 论 如 何 
也 踏实 不 起 来 。 

不 过 , 埃及 , 我 是 喜欢 的 。 喜 欢 一 个 
地 方 ， 首 先 可 能 是 喜欢 它 的 风景 和 文化 ， 
但 最 终 人 和 画 会 融合 在 一 起 ,给 外 地 人 一 
个 完整 的 印象 和 气质 。 

埃及 人 是 友好 的 ,他 们 的 友好 是 外 在 
的 、 轻 松 的 、 坦 荡 的 、 直 率 的 。 走 在 路 上 ， 
经 常会 有 人 径 自 向 我 这 个 来 自 东方 的 姑娘 
打招呼 ， 即 使 是 没有 受过 太 多 教育 的 穷 
人 ,即使 是 正在 读书 的 小 学 生 、 中 学 生 , 都 
彬 彬 有 礼 ， 非 常 热情 。 

还 记得 每 次 出 门 ,我 几乎 都 能 看 到 一 
个 天 天 坐 在 街 边 的 阿拉 伯 老 父 , 老 父 穿着 
黑色 的 棉 攀 ， 包 着 白色 的 围巾 坐 在 那里 ， 
笑容 可 掏 地 ， 老 远 就 用 阿拉 伯 语 向 我 问 

“ 阿 噜 (阿拉 伯 语 中 问候 的 话 ) 老父 似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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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 不 会 说 英语 , 因为 除 此 之 外 , 他 再 没有 
en 
笑容 、 语 调 , 以 及 伴随 着 阿拉 伯 语 的 ' 阿 


噜 ” 的 手势 和 眼神 , 真诚 地 传递 4 我 每 一 
次 简短 的 问候 , 每 次 打 完 招呼 , 好 像 都 感 
觉 到 有 点 意犹未尽 。 他 不 懂 英 语 , 而 我 们 
又 不 会 讲 阿拉 伯 语 ,只 好 将 笑容 尽量 延长 
着 点 头 告别 , 并 把 回应 的 hel | 0” 回 答 的 
真诚 而 响亮 ,但 愈 是 如 此 似乎 愈 是 珍惜 每 
日 两 至 三 次 的 见面 机 会 ,从 未 有 过 不 招呼 
一 下 就 离开 的 时 候 , 时 间 长 了 竟 形 成 了 一 
种 乐趣 和 默契 。 后 来 ,偶尔 从 那儿 路 过 ,如 
果 没有 看 到 穿着 袍 子 , 包 着 围巾 的 老父 微 
笑 着 坐 在 那里 ,我 和 老公 都 会 忍 不 住 彼 此 
问 一 句 。 便 然 , 这 位 不 知名 的 老父 已 是 我 
们 心中 的 朋友 , 回来 了 很 久 , 想起 他 , 心 
里 都 有 一 分 美好 的 祝福 留 下 来 。 现 在 想 
想 ,也 许 一 直 认 真 而 友好 地 和 我 们 打招呼 
的 阿拉 伯 老 父 , 只 是 坐 在 楼 外 合子 上 给 人 
看 看 门 而 已 的 老人 ,语言 阻碍 了 更 多 的 交 


流 , 却 没有 阻挡 真诚 和 友 
谊 。 

还 有 一 次 ,我 和 老公 
开车 出 去 买 飞 往 卢 克 索 的 
机 票 ， 走 到 一 个 又 路 , 发 
现 不 得 不 问 一 下 路 了 , 问 
到 一 个 骑 摩托 车 外 卖 肯 德 
基 的 小 伙 子 , 见 他 对 老公 
说 了 几 句 什么 , 后 来 就 一 
0 和 
机 避 ”的 车 到 了 要 找 的 地 方 , 售 
| 了 下 来 ,小伙 在 前 面 也 停 

了 下 来 , 又 对 老公 说 了 名 
什么 , 回转 方向 走 了 。 原 来 , 是 他 主动 热 
情 地 把 我 们 一 直 引领 到 了 我 们 要 找 的 地 
方 , 寺 去 赶 自己 的 路 。 没 有 寒 暗 , 没有 任 
何 过 分 的 表达 ,好像 一 切 都 是 应 当 、 自然 
的 那样 顺理成章 。 埃 及 给 我 的 印象 就 是 这 
样 ， 朴 实 、 自 然 、 闲 适 、 平 淡 而 又 不 失 人 
情 味 的 友善 。 那样 的 一 件 事 , 那样 的 一 个 
下 午 ,永远 都 是 埃及 的 一 部 分 , 售 人 难忘 。 

埃及 有 着 极 好 的 奶 制 品 ， 那 里 的 鲜 
奶 .酸奶 和 奶 酷 都 品种 丰富 ,其 是 好 吃 。 埃 
及 人 有 用 要 豆 和 各 种 各 样 的 蔬菜 与 奶油 一 
起 磨 制 的 多 种 多 样 的 好 吃 的 次 ,在 许多 和 餐 
馆 的 货架 上 都 会 有 成 排放 置 在 那里 的 盛 着 
酿 制 的 桨 的 别致 的 鲜 子 。 可 惜 了 那些 我 喜 
欢 的 桨 , 因为 不 会 阿拉 伯 语 的 缘故 , 我 叫 
不 出 它们 的 名 字 ， 即 使 他 们 教 了 我 几 迄 ， 
等 要 说 起 的 时 候 ,仍然 不 知 在 哪儿 丢掉 了 
音节 ， 变 得 模 楼 两 可、 似是而非 , 但 那些 
醇厚 浓 香 的 味道 , 却 清楚 地 记得 , 至 今 仍 
非常 怀 态 。 

埃及 的 大 部 分 商店 关门 较 早 ,只 有 点 
心 店 , 常常 开 至 深夜 。 每 晚 我 跟 老公 一 块 
发 完稿 子 回来 ,都 会 路 过 一 个 阿拉 伯 甜 点 
店 ,那里 的 点 心 都 是 现 烤 制 的 ,各 式 各 样 ， 
香 极 了 , 又 非常 地 干净 。 每 当晚 上 下 班 路 
过 这 里 , 我 俩 都 会 走 进去 , 和 店员 用 英语 
聊 上 几 句 ， 买 几 块 他 们 精心 烤 制 的 点 心 ， 
打上 个 招呼 ， 然 后 回 家 。 不 过 , 也 没 怎么 
看 到 有 人 进 到 店 里 去 买 东西 , 店 里 总 是 很 
干净 也 很 安静 , 包括 服装 店 、 专卖 店 都 是 
这 样 , 我 一 直 不 明白 , 他 们 究竟 如 何 获得 
所 要 追求 的 利润 。 埃 及 的 商店 ( 主要 是 服 
装 店 ) ,还 有 一 个 特别 的 地 方 , 就 是 她 摆 出 
来 的 并 不 是 她 全 部 的 商品 ( 除非 是 专卖 
店 ) , 只 是 一 些 样品 , 如 果 你 选中 了 , 她 们 
的 公司 都 可 以 为 你 定制 ,但 并 不 再 收 你 的 
定制 费 。 埃及 有 很 多 很 有 意思 的 店 , 店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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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 姐 都 很 时 尚 和 妩媚 ,淡淡 地 很 有 教养 的 
样子 , 不 急 也 不 仿 , 让 人 很 舒服 。 每 次 在 
椰 林 摇 蝶 的 开罗 街头 ,看 到 披 着 头 纱 妩 媚 
迷人 的 阿拉 伯 少 女 ,都 信人 不 得 不 慨叹 上 
帝 之 手 的 智慧 和 恩惠 ,感慨 阿拉 伯 世 界 的 
女人 之 为 女人 的 恬淡 怡 人 气质 。 
妩媚 是 一 种 风情 ， 美 丽 是 无 限 的 风 
景 , 埃及 是 个 充满 了 风情 和 美丽 的 国家 。 


灵魂 埃及 


说 起 埃及 会 有 数 不 完 的 话题 ,比如 它 
的 神 庙 , 它 的 浮雕 , 它 的 纸 草 画 , 它 的 石 
文化 , 它 的 数 不 清 的 金字 塔 , 它 的 绘画 和 
图 腾 。 它 就 像 一 个 谜 , 高 贵 地 、 闲 淡 地 、 又 
和 奔 人 眼目 地 元 自 站 在 那里 ,霸道 地 散发 着 
神秘 的 魅力 。 

记得 刚 到 埃及 的 时 候 , 特 别 急 于 要 去 
看 一 看 他 们 的 清真 寺 。 下 了 飞机 还 没有 安 
顿 下 来 ,突然 听 到 空中 传 来 阿拉 伯 语 的 作 
课 声 , 响亮 的 回荡 着 , 那 种 感觉 是 全 人 震 
撼 和 奇特 的 ,似乎 不 经 意 间 触 到 了 这 个 城 
市 的 灵魂 。 

在 开罗 , 清真 寺 处 处 可 见 , 即使 到 了 
郊外 , 到 了 人 烟 稀少 的 沙漠 , 只 要 有 人 在 
的 地 方 , 就 有 清真 寺 。 在 埃及 , 清真 寺 是 
一 种 召唤 , 它 召 唤 着 方圆 多 少 里 之 内 的 阿 
拉 伯 人 , 那里 是 他 们 的 精神 家 园 。 清真 寺 
的 宣 礼 塔 答 立 云端 , 宣 礼 塔 的 作 课 声 远 播 
方圆 , 每 日 可 闻 的 五 次 作 课 声 , 不 定时 地 
响起 ,及 时 提醒 每 一 个 信徒 对 于 真主 的 承 
诺 和 虔诚 ,去 实现 他 们 与 真主 面对面 的 约 
定 。 人 们 会 在 这 时 候 停 下 手 里 所 有 的 工 
作 , 脱 下 鞋子 , 铺 好 毯子 , 就 地 进行 寡 告 ， 
也 许 在 办 公 室 的 一 角 ， 也 许 在 商店 的 站 
边 , 也 许 在 街道 的 一 侧 , 随处 可 见 , 那 是 
他 们 生命 的 一 部 分 , 如 此 自然 。 每 到 礼拜 
五 和 衬 牲 节 , 更 是 万 民 空 埠 , 举 国 朝拜 ,其 
为 壮观 , 有 信仰 是 幸福 的 , 在 这 里 不 能 
让 入; 0 到 幸福 的 意义 和 内 酒 。 

一 个 个 的 清真 寺 宣 礼 塔 直播 云霄 ,使 
和 千 堪 之 都” 的 美誉 。 这 里 的 
建筑 以 清真 寺 和 古城 堡 最 具 特 色 。 其 中 又 
以 萨 拉 丁 城堡 和 里 法 伊 清真 寺 、 穆 罕 默 
德 -阿里 清真 寺 以 及 努 尔 清真 寺 等 最 为 有 
名 。 建筑 是 凝固 的 音乐 和 历史 , 它 的 存在 


向 人 们 展示 着 埃及 的 历史 和 文化 。 
(作者 单位 ; 中央 人 民 广 播 电台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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